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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王阿姨（原上海焦化厂职工）
整理：刘皓

1993年的春天， 我站在上海焦化厂
的大门口， 仰望着直插云霄的大烟囱，心
里像揣了只小兔子，既忐忑又激动。 那时
候的我，哪儿能想到，这片土地、这座工
厂，会成为我半辈子的牵挂，陪我从青丝
走到白发。

我出生在上海， 但年轻时响应号召，
去了安徽支援建设，并在当地结了婚安了
家。 我和爱人在当地一家化工厂上班，我
爱人后来还考上浙江大学化工系深造，毕
业后回到安徽，日子过得平淡却安稳。

1989年的一天，父亲的一封信打破平
静：“上海焦化厂要上‘三联供煤气化工
程’，国家重点项目，急需人才。 你们愿不
愿意回来？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上海化工
系统的老职工，父亲的来信里藏着他对这
座城市的眷恋和对我们的期盼。我和丈夫
犹豫了好几宿———要放弃安徽的稳定生
活，回上海从头开始，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可一想到能为新中国工业发展添砖加瓦，
我们咬咬牙：“回！ ”

1993年， 我们带着简单的行李回到

了上海。 丈夫凭着化工专业的本事，作为
引进人才进入上海焦化厂设备部， 我则
作为家属进了后勤岗位。 那时的吴泾还
是个典型的工业郊区， 焦化厂周围尽是
农田和荒地，晚上走在路上，路灯稀稀拉
拉，空气里总飘着一股煤烟味儿。 工厂给
我们分了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两
室一厅， 简单却温馨。 我记得搬进去那
天， 丈夫拍着墙说：“这就是咱们在上海
的新家了！ ”我们相视一笑，心里满是踏
实。

从知青到焦化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虽然有心理准备，但当我真正走进焦
化厂的车间时， 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撼
了。 巨大的炼焦炉像座小山，炉旁工人们
穿着厚实的深蓝色工装， 手里挥着铁锹，
汗水顺着脸淌下来。那时候工厂还没完全
实现自动化，生产靠人力。工人们三班倒，
调度室的电话铃声没停过，生产线上的每
一块焦炭、每一立方煤气，都是大家用汗
水熬出来的。

最叫我骄傲的，是“三联供煤气化工

程”。 工程启动时，全厂上下都像打了鸡
血。 那是个大项目，一期目标是日产煤气
320万立方米，供应上海 85%的家庭。 为
了赶进度， 工程师们泡在车间不回家，工
人们主动加班。这些煤气通过管道送到千
家万户，点亮上海的夜晚，温暖无数家的
灶台。 我们这些普通工人，硬是用双手撑
起了这座城市的命脉。

焦化厂不光是生产的地方，还是技术
创新的摇篮。 从最开始的手工操作，到后

来的机械化流水线，再到煤化工、精细化
工的多元化发展，厂里设备换了一代又一
代。工人们也不甘落后，白天干活，晚上学
技术。 我常听丈夫回家念叨：“咱们生产
的甲醇纯度又提高了，全国领先！ ”他眼
里有光，我也跟着自豪。 尽管回家洗澡能
搓下一层黑灰。但没人抱怨，大家都觉得，
能为新中国工业出点力， 吃这点苦算什
么？那时候的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干活，
而是在为国家攒家底，为后代铺路。

黄金年代：汗水与荣光交织

随着时代的发展， 环保成了大话题，
焦化厂也赶上了转型的浪潮。高污染的老
设备陆续淘汰，厂里开始搞清洁生产。 刚
开始， 工人们都不乐意：“干了几十年都
这样，咋突然要改？ ”可当我们看到污水
处理系统把黑乎乎的废水变成清流，大家
的心态也变了。 时代在往前走，我们的工
厂也不能只顾产量不管未来。2010年后，
焦化厂改名叫华谊能化， 业务转向新能
源、新材料。但无论怎么变，每次路过焦化
厂时，我仿佛还能听到当年车间里的机器
轰鸣，看到工人们忙碌的身影。

记得 1990 年代的吴泾， 提起这地

儿，人人都说“工业味儿”。 焦化厂、氯碱
厂、碳素厂……这“五朵金花”撑起了上
海化工的半边天，吴泾的天空也常被烟囱
吐出的白烟笼着。那时候的人们总嚷着要
逃离吴泾，说这儿“天是灰的，空气是呛
的”。 2000年商品房热起来时，我们家也
随大流，在普陀区买了套房，搬离了吴泾。

然而， 时代的浪潮总是出人意料。
2007年，女儿陪同事来看房，回来兴奋地
说：“妈，吴泾变样了！ 万科在盖新小区，
环境可好了！ ”我和老伴半信半疑地跑去
一看，差点没认出来———原来的荒地变成
了花园社区，绿树成荫，商场、学校、医院

都规划得整整齐齐。2008年，我们卖了普
陀的房子，重回吴泾，在万科小区安了家。

现在的吴泾，真是脱胎换骨。地铁 15
号线通了，23 号线也快开通，出门再也不
用挤老旧的公交车；家门口不但有社区医
院和中医院， 瑞金医院分院也建起来了，
看病方便又安心； 社区学校开了朗诵课，
我还当上了活动主持人，退休生活一点不
闷。近年来，随着大零号湾科技园区崛起，
吴泾瞄准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等前沿领
域，正大步往前走着。每次路过那片高楼，
我都感慨万千———从“五朵金花”到科技
新城，吴泾的路，越走越宽。

蜕变：从工业重镇到宜居新城

� 从烟囱升腾的
滚滚白烟，转化成了
黄浦江畔闪烁的万
家灯火……无数老
化工人的故事，是吴
泾 “五朵金花 ”工业
荣光的生动写照，也
是这座小镇迈向科
技新城的时代足迹。
他们用汗水点燃炉
火 ， 用青春铺就新
路，在煤烟与希望交
织的岁月里，书写了
平凡而壮丽的传奇。
今天的吴泾，绿树成
荫 ，高楼耸立 ，大零
号湾吹响科技号角，
但那份深埋于土地
的奋斗精神，依然如
星光般永恒闪耀，照
亮前行的每一步。 谨
以此栏目，致敬每一
位为新中国工业崛
起、为城市美好生活
默默奉献的无名英
雄！

蝶变·新征程 专题宣传报道

我我与与上上海海焦焦化化厂厂的的
岁岁月月长长歌歌

岁月如歌：老焦化人的幸福晚年

倾倾听听历历史史 感感同同身身受受
体体悟悟““ ””的的历历史史荣荣光光

文 戴娟娟

1958年 9 月 28 日，上海焦化厂在
吴泾建厂。 此后 50 多年间，焦炉从一
座发展到六座， 支撑着上海城市管道
煤气的“半壁江山”，还帮助上海市民
甩掉了 80万只煤球炉。

2012年 5 月 31 日，上海焦化厂 6
号焦炉推出最后一炉焦炭， 六座焦炉
全部关停， 这意味着上海人工煤气历
史的结束。

越是艰苦的环境
越是能磨练人

1958年，为了推动工业建设发展，上
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吴泾建立焦化厂、
化工厂和电化厂。 60 年来，上海焦化厂
为上海钢铁产业提供了几千万吨的焦
炭、 化工原料和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上
千亿立方米的城市煤气。

炼焦生产长期占据焦化厂的龙头地
位，是上海焦化厂赖以生存的工作“母
机”。 上海焦化厂生产的城市煤气占到
全市管道煤气供应量的近 50%， 焦炉生
产的高热值煤气是城市煤气的重要气
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焦炉又是焦化厂工作最艰苦的
岗位，每天面对的是升腾的烈焰、漫天的
粉尘，以及呛人的煤气味。炼焦工人常年
工作在环境温度达 50℃~60℃， 夏季可
以达到 70℃~80℃。在炉子上操作，有时
要冒着几百摄氏度的高温辐射拼命地扒
焦， 或是钻进尚有二三百度余温的炉膛
内修补炉墙。炼焦工人穿的隔热服，能够
抵挡 2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 但也仅仅
能在炉膛内逗留 3 分钟， 边上还要有人
时刻观察监护， 发生状况立刻把人从炉
膛里拽出来。 不仅如此，因为炉膛很窄，
人只能侧着身子进去操作， 所以这个活

特别特别艰苦。
越是艰苦的环境，越是能磨练人。 炼

焦车间艰苦的环境， 造就了一批生产骨
干、岗位上的先锋。 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重庆市
市长的黄奇帆同志， 就曾在焦炉厂当过
炼焦车间工人。 善于思考又敢想敢干的
黄奇帆先后带领团队攻克了焦化厂管理
上“三笔糊涂账”：原料煤炭进厂无法计
量、大宗产品焦炭出厂一笔糊涂账、煤气
产量出厂靠毛估估。

在岗期间， 黄奇帆为焦化厂贡献了
8 项重大技术管理和革新成果， 两次被
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82 年又获全国
技术革新能手的荣誉称号。

千钧一发之际
党员冲在最前头

焦炉的运作相当特殊， 炉体要保持
在 300摄氏度，如果低于这个温度，焦炉
就要报废。 焦炉一经点火，这把火就成为
炉膛里不灭的火。 所以焦炉的抢修，都是
在高温的状态下进行， 比其他的装置抢
修，难度、危险性都要高得多。 在一次次
紧急情况中， 焦化厂的一线党员总是冲
在最前头。

1994 年 7 月 4 日傍晚，正常作业的
4号焦炉因为突然断电， 燃起了冲天大

火。 情况来得太突然，让人猝不及防，关
键是要把火势控制住。 这时， 炼焦车间
100 多名工人没有一个逃离火场。 当时
的车间副主任和乙班的调度两人都是共
产党员，他们率先穿上了防火石绵衣，冲
进火海， 将已被烈火烤得滚烫的 4 号焦
炉集气管帆板打开。由于断电，鼓风机停
止工作，所以焦炉内的煤气聚集，达到临
界点就会爆炸， 正是两位党员不顾自身
安危的这一举动， 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大
爆炸。

焦化厂
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先锋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初

期，焦化厂改革发展风起云涌，企业连上
几个台阶。

从 1958年诞生之时，焦化厂一直是
计划经济时代的“宠儿”。 老一辈焦化人
说，当时焦化厂的煤炭由国家调拨，运输
由国家安排，产品由国家包销，企业只要
把产品生产出来，其余一切都不用管。

然而，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洪
流打翻了“大锅饭”，砸碎了“铁饭碗”，
一下子把焦化公司推进了市场经济的汪
洋大海。 当时的焦化厂如果不能解放思
想转变观念， 就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形
势。 一句话：市场上遇到的难题，只能在
市场上寻求解决的办法。

焦化人也的的确确展现出了敢为人
先的勇气。 从 1982 年到 1990 年，焦化
公司从最基础的管理抓起， 连续迈上了
合格企业、无泄漏企业、清洁文明工厂、
化工部 6 号企业、国家二级企业、国家一
级企业的台阶。 1990 年代的时候，焦化
人用一种壮士断腕的精神， 告别了计划
经济的体制， 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经
营机制和管理机制， 成为国有企业改革
的先行者。

那时候公司一方面与工人签订劳动
合同， 打破了长久以来的用工的“大饭
碗” 制度， 建立了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
场， 员工实行竞聘上岗， 打破了 “铁饭
碗”。 管理人员也实行聘用制和竞聘制，
抛弃了“铁交椅”，从推销转为营销，变
坐商为行商。改革增强了企业的活力，调
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1990 年代末，国家大力推行现代企
业制度改革， 焦化公司再次顺应这一发

展浪潮，1997 年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上海焦化厂与上海吴泾化工有
限公司进行了资源优化整合， 更名为上
海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三联供”
让沪上万家灯火明

在改革过程中，“三联供煤气化工
程” 是上海焦化乃至上海这座城市值得
浓墨重彩书写的一笔。

1990 年代初，上海焦化厂已经拥有
4座焦化炉，放眼全国也能算得上是一家
大型的煤化工企业。 但是焦炉由于开放
式的生产工艺，加上技术比较落后，生产
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 废气和固体
废弃物，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焦化的
工艺，碳的转化率只有 50%-60%，又造
成了大量的能源浪费， 改革煤化工的生
产工艺， 对建在上海大都市的焦化公司
已是迫在眉睫。

当时， 美国的煤化工已经有了比焦
化更加先进的气化工艺，既环保又节能，
是煤化工的发展方向。 发展煤的气化工
艺，为上海城市煤气化做贡献提上日程，
最终形成的便是 “三联供工程”。 所谓
“三联供”，指的是供化工、供煤气、供热
电， 上海焦化采用了美国德士古气化技
术，清洁环保，产气量又大，碳的转化率
达到了 90%以上， 而且还能利用一氧化
碳作为原料替代石油生产大量的化工产
品。

“三联供煤气化工程”1992 年 3 月
2日正式开工建设，一期工程的目标是日
产城市煤气 320 万立方米， 实现上海城
市煤气化超 85%， 甩掉 80万只煤球炉，
同时还生产 20万吨甲醇。 当时《人民日
报》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报道“三联供工
程”：《不把煤球炉带进二十一世纪》。
1995 年底，“三联供工程”建成投产，使
得上海焦化的城市管道煤气产量占到全
市的一半， 上海焦化也成为当时亚洲最
大的煤气生产企业。

上海焦化的“三联供”让千家万户
燃起蔚蓝色的煤气火焰， 同时一定程度
上也改善了上海的城市环境。 可以说，
“三联供”是上海市的民心工程、实事工
程，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同志来视
察上海焦化时，特意为“三联供工程”题
词“造福人民”。

五五朵朵金金花花

如今，我偶尔路过焦化厂旧址，夕阳
给烟囱镀上一层金光，江风吹过，黄浦江
面波光粼粼，我的内心忍不住泛起万千思
绪。

回想这一辈子，从安徽到上海，从知
青到焦化人， 我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
大事，可我和无数老焦化人一起，用汗水
浇灌了这片土地。 我们见证了吴泾从荒

凉郊区变成宜居新城， 见证了焦化厂从
烟尘漫天到绿色新生。那些火热的岁月，
那些并肩奋斗的面孔， 那些为新中国工
业流过的汗与泪， 都化成了我心里的暖
流。

今天的吴泾，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热
闹非凡。我常想，能在这儿安度晚年，能看
着孙辈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真好。 我们的

青春没白费，我们的付出有了回报。 这幸
福感和获得感，是吴泾、是上海给我们的
最好回礼。

那些年， 我们是焦化厂的螺丝钉，是
新中国工业前进的铺路石。 现在，我是吴
泾的普通居民，是幸福的上海人。 岁月如
歌，我的故事，就唱在这片土地的每一寸
风里，唱给每一个听过的你。

一段荣光岁月，热火朝天，惊心动魄

一只煤球炉，创造历史，见证历史


